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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近代先驱聚居地”的广东唐

家湾，早在百多年前即已名声在外。据

说，当时从美国旧金山寄信，只要封面写上

“中国唐家湾”五个字，就会顺顺当当地送

到唐家人的手中。别的不说，清廷于1872年至

1875年送出的120名留美幼童中，唐家湾人占

了13名，而其中就包括了民国首任总理唐绍

仪、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等人。在唐家湾人

中，比唐绍仪、唐国安等人出道更早的，则是

以唐廷枢为代表的一代人。

“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

唐家湾原属广东香山县（后改中山县，

现属珠海），因为毗邻澳门、香港的缘故，晚

近史上一些知名买办多出身于此，唐廷枢即为

其中之一。唐廷枢，字建时（初名唐杰），号

景星（亦作镜心），1832年生人。少年时期，

唐廷枢在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受过6年的西式

教育，由此学得一口好英文。毕业后，刚满16

岁的唐廷枢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充当助手。1851

年起，他先在港英政府做了7年翻译，后前往

上海海关当了3年高级翻译。6年的学习加上10

年的翻译生涯，让唐廷枢掌握了一口极为流利

的英文。而在当时，外贸行业虽然发展迅速，

但很多商人对英语并不熟悉，包括很多任职于

洋行的买办们，也经常向唐廷枢请教英语。在

此契机下，唐廷枢决定编写一部实用的英语会

话书，这就是1862年由广州纬经堂出版的《英

语集全》（其兄唐廷植也参与编撰）。《英语集

全》是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及英文教科书，该

书分天文地理、日常生活、工商业、官制、国

防、买办问答共6卷，收录6000余词汇、短语

及简单句子。由于当时买办多为广东人，唐廷

枢的这本书也是用广东方言写成。

1861年后，唐廷枢加入怡和洋行并开始

代理该行在长江一带的生意。怡和洋行是进入

中国最早的洋行之一，因其规模最大，也被称

为“洋行之王”。进入怡和两年后，唐廷枢正

式受雇为洋行总买办。在此期间，除为怡和洋

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扩大洋行

业务之外，唐廷枢还为洋行老板投资当铺、经

营地产、运销大米与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

产开采等业务。唐廷枢在洋行中的重要性，用

其老板的话来说就是 ：“唐景星现在是站在我

们的鞋上”。也就是说，唐廷枢以怡和的立场

代理了洋行的一切生意。

唐廷枢的出色表现，一方面是因为他受

过良好的西式教育，英语极为娴熟，另一方面

也与其聪明才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

上，唐廷枢是个极为精明的生意人，早在香港

担任翻译期间，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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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积累，其中就包括对两家当铺的投资。

到上海后，由于棉花贸易行情看涨，他随后又

设立了一家修华号棉花行，并主要为外国洋行

收买棉花，而其客户就包括了怡和洋行。

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随着人脉关系的

不断拓展，唐廷枢的商业活动也随之不断扩

大。当时，除了服务于怡和洋行外，唐廷枢

也有自己的生意，他先后与人合伙开了3家茶

庄，而因为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又陆续投资了

3家钱庄，以周转资金。与此同时，唐廷枢又

与其他买办如徐润等人在上海创立了丝业、茶

业及洋药局三个同业公所，以促进买办业务和

自营商业的共同发展。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唐廷枢也开

始参加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如在进入怡

和洋行第5年时，他就附股于谏当保险行。谏

当保险行又名“广州保险社”，由怡和洋行与

宝顺洋行于1805年共同发起成立，这也是中国

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此外，在怡和洋行

属下的华海轮船公司中，唐廷枢也是最大的股

东之一。在该公司的首期股本中，唐廷枢一人

独占400股，占公司股本的近1/4。由此，唐廷

枢不仅是华海轮船公司的董事成员，而且担任

了公司的襄理（副经理）。事实上，唐廷枢的

附股活动也不仅限于怡和洋行的所属企业，如

1867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和1868年成立的北

清轮船公司，还有美国琼记洋行的苏晏拿打号

轮船及马立司洋行、美记洋行的船队，其中都

有唐廷枢的股份。

对 于 唐 廷 枢 在 怡 和 洋 行 之 外 的 商 业 活

动，怡和方面并不反对。因为唐廷枢能为洋行

聚拢各行业的人脉与其他商人的资本，可以

最大可能地扩大怡和的生意。如怡和老板说

的，“唐景星简直成了怡和获得华商支持的保

证”。而对于其他洋行来说，唐廷枢是一个令

人生畏的对手，如美国旗昌洋行老板说的，

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

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服务怡和的十年时间里，随着影响力的

不断扩大，唐廷枢也逐渐成为上海滩上的华商

领袖之一。他的商业成就，就像怡和洋行内部

出版的小册子中评价的 ：“唐廷枢是中国第一

位现代买办。”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了。

然而，身为怡和洋行的高层，唐廷枢也

未必事事顺心顺意。事实上，洋人老板对中国

买办仍心存疑虑，而后者的贪污挪用、卷款事

件也确实时有发生。在此期间，针对唐廷枢的

查账及限制其款项支出的事件，也不是没有发

生过。

类似的不信任事件，说白了还是洋人对

华人的某种歧视。如唐廷枢曾说过这样一件

事 ：某次他乘坐怡和洋行的轮船由沪返港时，

途中遇到风浪而耽搁行程。为避免饮水不继，

洋人船主给每位中国旅客一铁壳水（约重一

磅），饮用、洗面均在内 ；而船上装载的一百

多头羊，却满桶水任其饮用。

“人不如羊”的侮辱与刺激，令唐廷枢大

为愤恨，他深切地感受到 ：自己再富足、在洋

行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寄人篱下、为外人做嫁

衣裳 ；国民的地位由其国家的强弱决定，国家

贫弱令国民失去了基本的尊严。从某种程度上

说，唐廷枢最终离开怡和洋行并投身于李鸿章

的诸多洋务事业，大概也是由此触发吧。

把招商局扶上马

1873年6月，唐廷枢辞去怡和洋行总买办

的职务后加盟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成立

于1872 年 8 月，最初由上海本地富商朱其昂

受命筹建。然而，尽管手握20万石漕粮的专运

权，但招商局招募商股并不成功，开局十分不

利。在此情况下，唐廷枢与同为买办商人出身

的徐润接任为招商局总办、会办。

以唐廷枢与徐润的商业地位及人脉、经

验，这次的改组无疑是成功的。事实上，当时

除了唐廷枢，招商局还真没有其他更好的总办

人选。原因很简单，唐廷枢本身积累了雄厚的

开平矿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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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而且是华海、公正、北清几家轮船公司

的华董，对航运业有着丰富的经验 ；此外，多

年的买办生涯让他对招商局的主要竞争对手了

如指掌，占得先机。

上任之后，唐廷枢与徐润向李鸿章提出

两点 ：一是将招商局“承运漕粮为主、并兼揽

客货”的运营方针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

为第二义”；二是招商局“局务由商任，不便

由官任”。换言之，招商局内尽量淡化官办因

素而按照“买卖常规”招募股份与日常经营。

否则，“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

权力，生意赚了还好说，赔了找谁去理论？”

对此提议，李鸿章表示同意并将“轮船

招商官局”的“官”字拿掉。之后，在“商

办”方针指导下，轮船招商局立刻大有起色。

为了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唐廷枢带头入股白

银8万两、徐润附股24万两银，并各自动员自

己的亲戚朋友购买招商局股份。在唐、徐两人

的号召下，各地巨商纷纷加盟，招商局100万

两银的招股任务很快完成，“招商”二字，实

至名归。

在改组后的第二年，招商局净利润即高

达8万两白银，赚钱效应十分可观。随后，唐

廷枢加快购船步伐以扩大经营。1876年时，招

商局已拥有轮船11艘，成为当时不可小觑的航

运业主力。一年后，唐廷枢又抓住机会，并以

极大的魄力收购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所有产

业（包括船只、码头及仓库等）。在付出 222

万两的代价后，招商局的船只也由12艘迅速增

至33艘，接近中外轮船总吨位的1/3。

对于招商局的迅速崛起，太古、怡和两

家竞争对手十分警惕并迅速展开恶性的降价竞

争，企图将新生的招商局一举压垮。然而，唐

廷枢对此却不慌不忙，他一方面在公司内部减

除冗员，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又面向海内外招

聘了一批能干的买办及外国技术人员，大大增

强招商局的竞争力。眼见无法压垮招商局，因

降价而损失惨重的太古、怡和两公司不得不在

1878年与招商局达成妥协，三方签订了“齐价

合同”。之后，1882年和1890年，怡和、太古

公司又展开恶性竞争，三方又重新签订了两次

“齐价合同”。自此，招商局不但牢牢地立稳

了脚跟并与太古、怡和成“三分天下”之势，

而且成为国内航运业中最重要的一方。

对于唐廷枢的出色表现，当时的外商也

不得不承认，“中国船队管理有力，指挥精

明”， “（唐廷枢）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

司（怡和洋行）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

验，他正在运用这一经验去击败这些外国公

司。”唐廷枢听后，也不无自豪地说 ：“枢、润

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惟盼各

帮联合，共襄大举，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

土……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

之利。”

值得一提的是，招商局的平稳发展与唐

廷枢的另一重大举措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这

就是保险招商局。唐廷枢具有多年的航运业务

经验，深知招商局时刻不能脱离保险，但当时

中国的保险市场完全由外商掌控，投保条件十

分苛刻。1875年4月，招商局的“福星”轮在

黑水洋（黄海一带）被怡和“澳顺”轮撞沉，

由于没有保险，这一事件造成了近20万两白银

的损失，接近招商局两成的本金。

在此惨痛教训下，唐廷枢与徐润等深感

“自筹保险”不容迟疑，随后于当年11月组建

保险招商局，并在此基础上融资扩建仁和保险

公司与济和保险公司。由此，招商局船舶的水

险、火险及码头、栈房、货物的财产保险均纳

入其中。1886年，仁和、济和两公司合并成立

仁济和保险公司，资本金100万两白银。

从1873年到1882年，也就是唐廷枢任招

商局总办的10年间，招商局年均运输收入近

200万两，业务不仅遍及国内重要港口，同时

还逐步扩展至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

海外港口。然而，正当招商局发展态势良好

之时，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在国内引发了一

场金融危机，很多商人由此损失惨重乃至于破

产，唐廷枢与徐润也因挪用局款而被人揭举。

1885年，李鸿章将唐、徐二人调任天津开平煤

矿，由此脱离招商局。

开平矿务局大展身手

早在1876年时，唐廷枢即受李鸿章的委

派，开始筹办开平煤矿。从某种程度上说，开

平煤矿从勘察到招股到正式开采，都是在唐廷

枢的亲自主持之下进行的。尤其在1885年离开

招商局后，唐廷枢开始专管开平煤矿，而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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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其经营企业中历时最久、规模最大、成

效最显著的一个。

中国煤矿开采自古有之，但因为缺乏现

代技术设备，成本高而出煤量低。随着中外贸

易的不断扩大和洋务实业的不断发展，不仅洋

轮需要大量的燃煤（洋轮自带或在中国口岸高

价购煤成本很大），本国机器局与轮船也要消

耗大量煤炭。比如北洋水师，其所需之煤系国

防性质，不能被外人所牵制 ；而招商局船队用

煤数量巨大，如全部依赖进口，不免损失国

利 ；此外，招商局从上海运送漕粮到天津后往

往空船返航，而开平矿务局产煤后可以运煤到

上海销售，正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唐 廷 枢 任 内 共 开 凿 了 两 处 矿 井， 一 为

1879年2月在英籍矿师白内特主持下开凿的唐

山矿，1881年秋正式出煤 ；一为1887年冬开采

的林西矿，1889年开始出煤。在凿井、开拓、

掘进、采煤、通风、提升、排水等方面，唐山

矿和林西矿均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这不仅大大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

近代煤炭工业技术的发展。

从出煤开始，开平煤矿的煤产量即一路

直 升， 从1881年 不 足2000吨 到1892年 的25万

吨，产量增长了150倍。而至19世纪末，开平

煤矿的年产量更是达到78万吨，成为整个远东

地区数一数二的大煤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开平煤矿创办之前，华北市场主要为日本

煤所垄断，但仅用了十年时间，开平煤矿即

将日本煤挤出了市场。在收益方面，从1882年

到1892年，开平煤矿年均净利润可达10万两白

银，是当时国内煤矿中最有成效的。

随着煤产量的不断提高，运输成了大问

题。1881年6月，在英国助理工程师金达指导下，

开平工人用卷扬机的旧材料偷偷制造了一台蒸汽

机车，而这个被命名为“龙”号的简易火车头，

也成了中国铁道业的源头。就在这年，从唐山开

往胥各庄的长约20里的铁路修建完成，据史料记

载，其“运输之力，陡增十倍”。

然而，由于唐山距离清东陵不远，朝中一

些官员攻击机车行驶“震动东陵，先王神灵不

安”，“喷出黑烟，有伤禾稼”，铁路由此被勒令

禁驶。次年，在唐廷枢的极力疏通下，一批官

员受邀乘坐这一全新的交通工具，唐胥铁路才

得以恢复运行。之后，这一铁路又从胥各庄延

长到阎庄，并成立了由伍廷芳任总理、唐廷枢

任经理的开平铁路公司。在多年的努力下，这

一铁路网线向南延伸到大沽、天津并向西筑至

北京，东面则展筑至山海关乃至奉天皇姑屯，

由此形成连接华北与东北的京奉铁路体系。

铁路之外，唐廷枢还尝试在开平矿务局

的基础上建立水泥工业，这就是唐山细棉土

厂。光绪年后，随着各洋务企业的陆续开办和

各项军事工程的建设，水泥需求量大增。但

是，中国不产水泥而全部依赖进口，“每桶价

达银洋20元”，这也让唐廷枢看到了极大的商

机。经充分的准备后，占地60亩的唐山细绵土

厂于1891年建成投产。不过，由于该厂采用立

窑生产，土料系广东香山运进，成本居高不

下，最终因亏损严重而在1893年被关闭。尽管

如此，唐山细棉土厂毕竟为后来的启新洋灰公

司打下了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开平任职期间，唐廷枢在其他工矿方面

也做了诸多投资和探索，如1883年与买办李文

耀试办热河承平银矿，1887年、1888年与徐润

先后勘察平泉铜矿及迁安铁厂，1889年从香

港华商何献墀手中接办广东天华银矿等。1891

年，他曾邀约郑观应开办造纸厂。1892年，又

与徐润等筹办热河建平金矿。文化方面，唐廷

枢还曾支持容闳创办《汇报》。

1892年10月7日， 唐 廷 枢 在 天 津 病 逝。

《北华捷报》不无遗憾地评价说 ：“他的死，

对外国人及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

失”。据说，唐廷枢公祭当日，参加丧事者近

千人，十三国驻津领事馆半旗志哀。灵柩用轮

船运回到老家唐家湾时，与之同行的还有十三

国商务官员的专船。当这支庞大的船队在唐家

湾环海“一字排列”时，整个海岸灯火通明。

在进入招商局前，唐廷枢已取得同知头

衔，后由同知升为道台，甚至得到“堪备各

国使臣”的保举。在其六十生辰之日，唐山

矿区48名乡绅父老子弟“同送万民牌伞”。据

记载，唐廷枢病逝后，招商局称其“家道凋

零”“子嗣靡依”而特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

两，“以示格外体恤”。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廷枢堪称由洋行买

办转为民族资本家的典型案例。从他的一生，

可见洋务运动“自强”之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